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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已经到来，
  共产主义还会远吗 ?

亚当和夏娃偷吃“金苹果”，被逐出伊甸园；而被咬掉的那一口，变成了图灵开启的人工智

能。现在，人类能否将被咬掉的部分还给上帝，重新回到伊甸园呢？机器替代人工，这一

次真的还一样吗，或者真的不一样吗？

寇 宗 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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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一下，本文讨论的问题实在过于

宏大，虽然背后有冷冰冰的经济逻辑，但有很多猜

测成分。您可以将其当作经济学文章来读，也可以

当作科幻小说来读。套用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西

风颂》中的名句：AI 已经到来，共产主义还会远吗？

人工智能时代，任何大规模生产，人工必然

会被替代。人类的选择不多，大致有三条道路：

第一，创新——做 AI 做不了的；

第二，藏身于无数个容量很小的市场（niche 

market）——做 AI 不愿做的；

第三，让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劳动不再是

成本，而是收益。

第三种道路是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生产

力极大提高，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要实现这

一点，必须首先解决马克思指出的本质矛盾：生产

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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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苹果”

 “金苹果”在西方文明中具有很神秘的色彩，它象

征智慧和性忌。

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既蒙昧无知，又无忧无

虑。但在蛇的怂恿下，他们偷吃禁果——“金苹果”，

有了智慧，有了羞耻，找了无花果树叶遮住自己的下体。

不再蒙昧的代价是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从此

以后，亚当必须汗流浃背地劳作，夏娃必须忍受十月怀

胎和分娩之苦，至于那个恶毒的教唆者——蛇，必须终

生用腹部行走。

 “金苹果”有一天从树上掉下来，砸在为躲避黑死

病逃到乡下的牛顿头上，于是就有了万有引力定律。牛

顿也因此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爱因斯

坦出生之前，这个“最”是唯一的，不是之一。尽管万

有引力定律很完美，但要让地球绕着太阳转，必须有第

一推动。苦苦追寻第一推动的牛顿最终皈依了天主教。

后来，“金苹果”又砸到了图灵。于是，图灵的

一生与智慧和性忌紧密相连。图灵是英国数学家、逻辑

学家、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他参与破译纳粹德国密码，获得极大成功。

1945 年，图灵荣获政府最高奖——大英帝国荣誉勋章

（O.B.E. 勋章）。但在那个将同性恋视为邪恶禁忌的

时代，同性恋的图灵，不为世人容忍；客观的死因是咬

了一口沾有剧毒的苹果，不幸身亡。是否真是自杀，仍

为悬案。

乔布斯所设计的苹果公司商标（logo）是一个被咬

了一口的苹果，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图灵。而苹果公司对

图灵最好的纪念，就是在乔布斯之后，选择了库克作为

掌门人。库克公开宣布出柜，是同性恋。

AI：专业领域，无往不胜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是当

今最热的话题之一。如果将最热的范围限定在科技领域，

就需要去掉“之一”。

将“金苹果”咬掉一口的图灵设计了著名的图灵测

试。在一个双盲测试中，如果区分不出对话者是人还是

计算机，人工智能就通过了图灵测试。现在图灵测试已

经至少进入到了第五轮，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和计算机对

话至少五六个回合，才会发现和你聊天热情似火的美女

或帅哥实际上是一台受程序控制的冷冰冰的计算机。

长期以来，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想法嗤之以鼻，觉

得机器只能干点笨活。但常识是被用来打破的，就和“金

苹果”终归要被咬破一样。

首先的冲击是卡斯帕罗夫与“深蓝”的国际象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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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卡斯帕罗夫代表了人类在国际象棋领域的最高

智慧，但在“深蓝”面前，没有胜机。人们的辩护

是国际象棋因为复杂度低，计算机可以穷举，计算

机战胜人类没什么好奇怪的。的确，在“深蓝”狂

虐国际象棋选手的时候，围棋国手给计算机让许多

子也可以轻松获胜。人工智能遇到梅庄三友黑白子，

没有脾气。但这一切随着阿尔法狗（AlphaGo）横

空出世而发生巨大逆转。

最开始，阿尔法狗对战前围棋世界第一人李世

石。本来人们都想看“石头打狗”，结果最终变成“狗

虐石头”。一比四，李世石输得很惨。但人们后来

才发现，那一盘居然是人类最后的尊严。李世石为

什么能赢一盘，一种原因是当时的阿尔法狗心智还

不太健全，会偶发癫痫，李世石因此捡到一盘。但

也有可能是因为围棋排名规则，从不输棋者没有

排名。阿尔法狗要获得排名就必须输一盘。要阿

尔法狗输一盘，于是阿尔法狗就输了一盘。

中国围棋界的“潜伏”“特务”“围棋大棋渣”“柯

洁大帝”当然不服，没有战胜柯洁，怎么能算战胜

人类？但后来的结局更加悲催。战前自信满满的柯

洁，遇到功力大增的阿尔法狗，惨遭零封。还是孩

子的“柯洁大帝”情绪崩溃，泪流满面。这个眼泪

是人类向围棋狗大师致敬的眼泪。

然后，出现了阿尔法零（AlphaZero）。阿尔

法狗还要依靠人类的对弈棋谱不断学习才能修成正

果，而阿尔法零只要看围棋规则就够了。更逆天的

是阿尔法狗之于阿尔法零，好像是柯洁之于阿尔法

狗完全没有机会。

又有人说，不论是国际象棋还是围棋的对决都

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计算机能够完美观察到

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所以，随着计算力上升，人

比不过计算机也没有什么奇怪。如果信息是不完全

的，博弈对手可以咋呼玩心理战，可以发送假信息，

计算机就不一定行了。但这种辩护很快就被德州扑

克的人机大战结果所否决。

然后，又有人想到了诗歌。但好事者也给出了

测试，公布许多首诗，让人们鉴别哪些是人写的，

哪些是机器写的；结果人们分不出来！实际上，有

些人们觉得写得更优美的、更具意境的诗，反而出

自计算机之手。

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已经没有必要再举更

多的例子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日千里；可以想象，

未来随着 AI 算法和计算能力的提高（比如量子计

算机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要想在

任何一个领域战胜人类都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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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时代，劳动必须成为人们的

第一需要

“人工智能是否能战胜人类”与“人工智能

是否能替代人类”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个技术问题，

后者是个经济学问题。

任何时候计算机制造都需要原材料，计算机

运行都需要能量，算法编制也需要人工。一句话，

AI 替代人需要成本。

经济学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

AI 会替代人类？又会产生什么后果？探讨这个问

题，必须先了解一点经济学的要素分配原理。

设想生产需要两种要素：一种是资本，一种是

劳动，缺一不可。生产者需要决定的问题是使用多

少资本、雇多少工人；进一步，需要决定资本家（即

资本提供者）得到多少、工人（即劳动提供者）得

到多少。

经济学中的边际分配原理是说，每一种要素的

价格由其边际产出所决定。比方说，假设每个工人

提供一单位劳动，那么劳动的边际产出就是再雇佣

一个工人，产出会增加多少。均衡结果下，劳动的

边际产出等于工资，而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利率。

但现实生活中，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相互依

赖。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

句话表明，“工”和“器”是互补的，有了更加锋

利的斧子（资本增加），砍柴会更快（劳动的边际

产出增加），因而工资会增加。

边际分配原则意味着，工人因为劳动而拿到工

资，资本家因为资本而拿到利息。这就是经济学中

的“黄金定律”，看上去很美的结局。

与黄金定律相对应的是著名的“卡尔多事实”。

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发现，不管技术如何变化，

劳动收入占比基本上保持不变。原因已经阐明了，

劳动和资本是互补的。随着资本积累，即便工人

本身技能没有发生变化，但更多的资本意味着更

高的边际劳动产出；进而按照边际分配原则，工

人工资也会提升，其结果就是卡尔多事实。

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会颠覆“黄金定律”

和“卡尔多事实”。人工智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牵涉人工智能在功能属性和收益属性上的二元背

离。生产端——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展现了

“人”的一面，能够替代劳动；但收益端——具

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却展现了“机器”的一面，

收益归于资本家。

于是本质矛盾就出现了。在生产过程中，如

果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则对于任何任务都需要

比较使用机器人和雇佣人工的相对成本。在任何

任务中，任何高于机器人成本的人工都不会被雇

佣。

智能机器人，既是“人”，也是“机器”；

既是劳动，也是资本。这样一来，资本积累对劳

动工资的影响机制就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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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增加，劳动者将变得更加稀缺，劳动者因此

会享受更高的工资；但现在，资本增加，机器人

将变得更加丰裕，而机器人和工人是替代的，劳

动工资被利率锁定，不会增加。虽然更多的资本

意味着更多的产出，而一旦劳动工资被利率锁定，

劳动收入占比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下降将是不可避

免的趋势。

法国著名经济学皮凯蒂写了一本风靡全球的

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之所以风

靡全球，就是考察了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问

题。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在一系列著作中研究了全

球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如《全球化及其

不满》以及《不平等的代价》。

“不平等的代价”已经显现。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大选之前，有记

者采访斯蒂格利茨，他给出的预测是希拉里肯定

会赢。但后来的结果肯定让他很失望。在我看来，

经济学大神斯蒂格利茨之所以神谕失效，是因为

他还没有跨过理智与情感的坎。

他曾经做过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应该也

很讨厌特朗普的做派。但实际上，只要依照他关

于全球化和收入不平等的分析逻辑，最终的胜者

应该是“民粹”的、反建制的、“胡说八道”的

特朗普，而不是说话滴水不漏、声称代表普通人

但实际上代表大资本的、给人感觉伪善的希拉里。

美国主流社会都不看好的特朗普，之所以能

够击败希拉里，是因为希拉里代表了全球化过程

的既得利益者。而特朗普本人虽然是超级富豪，

但却打着代表美国铁锈区域选民的响亮旗号。

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强大，要让制造

业回流美国，借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特朗

普的问题是，他只看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对美国

昂贵劳动力的替代，却没认识到，或者不愿承认

摧毁美国工人工作最厉害的，实际上不是中国工

人而是机器人。

再次强调，机器替代人不是没有成本。相对

于雇佣人工，使用人工智能需要一个大的固定成

本，但之后的边际成本却会很低。由此，一个自

然的推论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在任何大规模生产

中，人工必然会被替代。

面对这个逻辑铁律（tyranny of logic），人

类的选择不多。大概有三条路：

机器替代人不是没有成本。相对于雇佣人工，使用人工智能

需要一个大的固定成本，但之后的边际成本却会很低。由此，

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在任何大规模生产中，

人工必然会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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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新——做 AI 做不了的。但这条路实

际上是一个羊肠小道，只适合于那些天赋异禀的

创新者，容纳不了普罗大众。

第二，藏身于无数个容量很小的市场（niche 

market）——做 AI 不愿做的。这些很小的尼基市

场，可能是家政服务，可能是按摩服务，可能是

私人教练。但无论如何，这些市场容量如此之小，

以至于无法补偿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固定成本；

当然，也因为市场很小，必然没有什么规模效应，

每个参与其中的劳动者不可能收入很高。

第三，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在任何一

个很大的市场中，引入“生产力极大提高”的机

器人，固定成本都可以被摊薄到非常低。这时候，

人工之所以竞争不过机器人，是因为假设的条

件——劳动是为了换取工资而必须支付的“成本”。

所以，一种脑洞大开的思路是：如果劳动对每个

人不再是成本，而是收益，则站在企业角度，雇

佣工人的“成本”就有可能低于 AI。

生产力极大提高，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没错，这句话就是我们从

小到大一直听的，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

述。

以前，笔者无法理解“生产力极大提高”意

味着什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劳动成为人们的

第一需要”。因为人不但是好逸恶劳的，而且还

是欲壑难平的。而在 AI 时代，这两点似乎同时得

到了解答。

但是，借助 AI 这第三条道路通往共产主义，

必须解决马克思指出的根本性矛盾：生产的社会

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里，生

产的社会化本质上就是生产的大规模化或者高度

AI 化。

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劳动成为享受，

的确可以让劳动者在规模化大生产中能够和 AI 进

行成本竞争，却没有解决劳动者如何生存的问题。

不管劳动是苦是乐，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份生存工

资；而规模化大生产意味着，使用 AI 的平均成本

终将低于劳动者的生存工资。所以，劳动者必须

有其他收入来源，以保证他们至少可以获得生存

工资。这就必然牵涉到 AI 的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之前已经说了，AI 在功能属性上是劳动，但

在收益属性上是资本。所以，维持社会平衡的唯

一办法就是：AI 全民所有，AI 收益全民分享。否

则，没有 AI 收益分享的劳动者，面临 AI 的竞争，

他们参与生产过程的所得回报，将不足以维持最

基本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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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问题：

这次真的不一样？

每一次，一种新的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 GPT）出现，

都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大变革。但每一次变

革，都是“维也纳坏小子”熊彼特所述的

“创造性破坏”，在创造中破坏，在破坏

中创造。人们担心的机器替代人工，即便

短期出现，并没有长期持续。

印刷术的出现，曾经让口授相传的

教师们担心从此会失去工作，但结果并非

如此。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书籍普及

让更多人获得了民智开启的机会；但光看

书本，很多时候看不明白，需要有人讲解、

释疑。同样，汽车出现，让原来赶马车的

人失业，但他们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

纺织机出现，让许多纺织工人失业，但他

们也在新的产业找到了工作。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一次人工

智能到来，真的还能一样吗？或者这一次

真的不一样吗？历史经验表明，不用太担

心，因为每次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但是，

这种经验归纳的逻辑，始终面临着休谟问

题：每一天，主人打铃，就会给鸡喂食；

天长日久，鸡总结出来，只要主人打铃，

就会喂食。但某个圣诞节，主人打铃，鸡

兴冲冲等着喂食，没想到主人手起刀落，

鸡变成了主人的圣诞美食。有着印刷术、

汽车、纺织机经验的人类，面对 AI，依

然认为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是否就好像是

那只圣诞节听到铃声等着喂食的鸡呢？

共产主义理想更进一步

1883 年，熊彼特出生，马克思逝世。

熊彼特作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师承奥地利学派的首领庞巴维克。于是，

马克思、庞巴维克和熊彼特就形成了复杂

的“三角关系”。

熊彼特与庞巴维克师徒情深，但吾

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关于利息的本

质，争论不休。老师庞巴维克认为利息的

本质是时间价值，而学生熊彼特则认为利

息的本质是创新价值。

庞巴维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

物之一，将批驳马克思主义作为终身使命。

他基于自己的时间价值论批驳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论，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马

克思主义体系之崩溃》。

洞   见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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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助推计划经济的新进击

为何“中国奇迹”已是大国崛起的末班车？

人工智能时代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计划

经济是否可行。2016 年的浙商论坛上，马

云宣称：“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数据的

获取，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

现。”对此，我的评价是马云对一半错一半。

说他错，是因为大数据的计划能力和

大数据的信息性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本质

矛盾。如果整个社会都完全遵照计划指令，

人们就变成了没有任何思想的机器（人工

智能的机器人是这样的吗？）。那么，基

于社会行为的任何数据就不再产生任何附

加信息，计划也将因此失去指导意义。反

过来，计划要有意义，就必须要求社会行

为能够产生有附加信息的新数据，即人们

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指令去行动，但这又

意味着计划是无效的。计划的有效性来自

计划的无效性，计划的有效性会导致计划

的无效性——这是一个本质上无法解决的

两难问题。

说他对，则是因为作为企业家的马云

敏锐地察觉到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对企

业的竞争模式和社会管理方式带来巨大冲

击。说计划经济不可能替代市场经济，但

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完美无缺。无形之手

引导下的市场主体，很多时候犹如无头苍

蝇，会产生很多协调失败，因为每个人既

不能充分预知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产生什

么影响，也无法预知别人的行为会对自己

产生什么影响。但借助于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各种“外部性”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

内得到“内部化”，而企业也有可能依据

大数据而对每个人进行差别定价。平台经

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式的交叉补贴；

保险公司基于个人特征制定“精准保单”；

监管部门利用大数据打击“老鼠仓”等都

是可以想象的典型例子。

所以，尽管马云说市场的无形之手会

被人们发现乃是言过其实，但将来计划的

成分的确会越来越多。而更要注意的是相

对于人类，人工智能更容易计划，这会让

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进攻阵地更进一步。

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近年来越来越热。

中国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参与全球化，将

自己的人口红利转化经济增长。更加年轻

的印度，是否会重复中国的奇迹？

很多人从宗教、种姓、文化、民主、

国家能力等角度对比中国和印度。但在我

看来，历史留给印度的机会或许并不丰厚。

因为，印度未来所面临的真正的竞争对手，

不是中国而是 AI。任何大规模生产，不远

的将来，AI 一定比人工更加便宜。

由此得到一个大胆的判断：中国或许

是最后一个凭借全球化的国际市场和国内

的人口红利而崛起的大国。同样大胆的判

断是，在 AI 时代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趋向

于贸易保护。因为这时候需求变成了决定

性的竞争力，任何国家都不想把自己的需

求分享给其他国家。

西方主流学界供奉的经济学大神

中，熊彼特或许是和马克思最为亲近的。

在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中，熊彼特对马克思高度赞扬。在他看

来，马克思是伟大的社会学家，是伟大

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的“先

知”。尽管熊彼特本人否认是马克思主

义者，但有趣的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

是《大踏步走向社会主义》。如果马克

思是“先知”，熊彼特也将是“先知”。

所谓先知，是可以预料到数百年之

后的事情。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既是圈

地运动的“羊吃人”时代，也是机器大

规模替代人工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

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但马

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赞扬超过任何学者。

因为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是过去任

何时代加起来都不可比拟的。但同时，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即

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

间不可调和的本质矛盾。马克思给出的

方案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实现的前

提是，生产力极大提高。

以前，生产力极大提高这个假设遇

上人的无穷欲望，总是显得苍白无力。

欲壑难平，再高的生产力，也无济于事。

但在 AI 时代，生产力极大提高将有新

的界定标准：AI 的成本产出率超过人

类，与人的需求无关！许多学者批评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因为“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本质上只强调了成本因素，

而没有关注需求因素。

但是，作为先知的马克思或许已经

知道，论证共产主义，不需要需求面，

只需要供给面！


